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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玉兰

海上谈艺录

终成眷属
王文娟跟她同住一屋，徐玉兰

这么折腾，她自然知晓，所以一早起
来王文娟就追问徐玉兰发生了什么
事。面对好友的关切，徐玉兰再也瞒
不住了，她把王文娟拉到一边，竹筒
倒豆子般，把自己跟俞则人的恋爱过
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这个多年的搭
档，希望王文娟能帮自己拿个主意。
王文娟没想到这个朝夕相处的

姐妹居然能把这样的大事也瞒得那
么牢，她故作生气地指责说，大概不
到火烧眉毛玉兰是想不到找人商量
的。徐玉兰只好赔罪，好好好，千错
万错是她错，好姐妹就帮忙出出主
意吧。

或许，真的是旁观者清。以前，
凡事都喜欢让徐玉兰拿主意的王文
娟，还真的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去找
队长胡野擒。
胡野擒听完了徐玉兰的述说哈

哈大笑，好啊好啊！心中的谜终于解
开啦！

原来，这一年多，好几位部队首
长都关心过徐玉兰的婚姻大事，有的
还私底下请胡队长替徐玉兰物色对
象。胡野擒一直没有答应，因为他觉
得徐玉兰这么好的条件，眼界一定很
高，另外，他也吃不准徐玉兰究竟有

没有对象。却原来，这个老大姐“地
下”恋爱已经谈了十多年啦！
那年，徐玉兰已经!!岁，胡野擒

调侃地说，已经考验了这么久，别再
考验下去了，还是在姐妹中带个头，
早点结婚吧。
一向快人快语的徐玉兰却变得

扭捏起来，不置可否。
胡野擒看出了徐玉兰的心思，

知道她不说话就是同意了，于是按
照组织原则，派人去财经学院了解
俞则人的现实表现。几天后，上海财
经学院的回函就来了，胡野擒又把
徐玉兰找来，跟她约定，回上海后，
一定要让自己见一见这位能让徐玉
兰动心的俞同志。现在，该是徐玉兰
实现自己诺言的时候了。几天后，俞
则人兴冲冲地前去赴约。十多年的
感情，一直盼着有个结果，现在双方
的关系总算得到了玉兰的首肯，焉
能不高兴？
在南京西路沧州饭店，俞则人

见到了正等在门口的玉兰，可是玉
兰的话给他添了几分紧张，因为玉
兰告诉她，领导要找他谈话。俞则人
很是忐忑，他不知该如何面对未婚
妻的顶头上司，这位领导会跟他谈
什么？他又该说些什么？
三人对坐，话其实都让胡野擒

一个人说了去。他从学校说到部队，
从部队又说到越剧，说话的时候一
直在暗中观察。他见俞则人正襟危
坐、说话得当、举止斯文，是个正派
人，他心中有数了。说着说着，他忽
然话题一转，问徐玉兰准备什么时
候办喜事。两人并未商量过婚期，徐
玉兰觉得，要办也应该等福建慰问

演出回来之后。她这么一说，俞则人
可就坐不住了，他知道，玉兰的演出
一个接一个，想等她空下来是绝对
不可能的，万一再遇到个什么“重大
任务”，不知又要等到猴年马月。胡
野擒看出了他的心思，建议他们不
妨先去民政局登记，等玉兰福建回
来后再办喜事。
登记前夕，徐玉兰正式向过房

娘“摊牌”，谁知过房娘一点都没感
到意外，说自己早已轧出了苗头，只
要小伙子老实、可靠，她不反对。她
只是对玉兰瞒了这么久有点埋怨，
说：“你要相信过房娘思想也在进步
嘛，不再是老脑筋了。”
水到渠成，一切都很顺利。
胡队长“包办”了一切，不光陪

同两人去民政局办了结婚登记，还
包揽了相关的各项手续。一个月后，
从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归来，他又策
划、安排了两人的婚礼。

"#$%年$月#日，有情人终成眷
属，徐玉兰与俞则人长达"&年的马
拉松式恋爱终告结束。在上海锦江
饭店举行的婚礼上，潘汉年、夏衍、
陈沂等很多文化界名人和领导都亲
临祝贺。在走进人生历程中第!%个
年头的同时，徐玉兰也走进了甜蜜、
美满的婚姻生活。

首次出访
新婚后不久，徐玉兰和王文娟

便投入了《春香传》的排练。徐玉兰
扮演李梦龙，王文娟扮演春香。
用中国的越剧形式来表现朝鲜

的《春香传》，是有一定难度的。要使
之适合越剧的表演风格，又要保留

原有的朝鲜元素，两者的融合还要
不留痕迹，这在戏曲史上都无可借
鉴。但是，自打朝鲜归来大家都憋着
一股劲，所以不管是在角色造型、音
乐设计还是舞台展示上，方方面面
都使出了全身的解数，很快便完成
了排练。'月"日，《春香传》首演于大
众剧场，并且连演三个月。

#月&$日，《春香传》剧组参加了
华东戏曲会演，一举囊括了多项大
奖，除徐玉兰、王文娟双双获表演一
等奖外，导演、剧本、舞台美术、音乐
等均获得了相关的奖项。徐玉兰感
慨，《春香传》的成功，不仅因为它特
有的文化氛围和舞台效果，还是中朝
两国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艺术成果。
岁末，苏联国立莫斯科剧院在

北京演出，各地都组织了艺术家前
去观摩，徐玉兰也在其中。她先后观
看了歌剧《暴风雨》《叶夫根尼·奥涅
金》，舞剧《巴黎圣母院》《天鹅湖》以
及儿童舞剧《阿伊波利特医生》。她
像一块海绵，拼命地吸收感受着歌
剧舞剧中那些完美的艺术表现。徐
玉兰欣赏舞蹈别出心裁的表达方
式：在舞剧《巴黎圣母院》两个半小
时的演出中，她完全置身在情境之
中，她觉得舞蹈好像在说话，每一个
动作都传达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她
欣赏导演的处理手法：在《叶夫根
尼·奥涅金》中，导演并没有一下子
就把他的真面目暴露无遗，而是随
着故事的推进，一层层地剥去他伪
善的外衣，最后真相大白时，才能给
观众以极大的震撼。她甚至非常关
注对方的换景方式：抢景的时候靠
乐池里的灯反射到舞台上，会产生

一种彩色的奇幻般的效果，正在大
家好奇观望时，灯一亮，景已经换好
了。这些学来的东西，以后，都派上
了用场。"#$$年，原华东戏曲研究院
改制，成立了上海越剧院，徐玉兰和
她的姐妹们成为上海越剧院二团的
成员。
那天，徐玉兰接到通知，她将被借

调到一团，与袁雪芬搭档出演《西厢
记》，为出访民主德国和苏联做准备。

这是越剧第一次走出国门，得
到了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级领导的
高度重视和关怀，所以越剧院也选
调组建了最强的演员阵容，除徐玉
兰和袁雪芬的《西厢记》外，还有范
瑞娟与傅全香的《梁祝》。
尽管名气越来越大，社会活动

越来越多，但徐玉兰从未陶醉其中。
她深知，艺术无止境，学习和积累就
无止境，这次与姐妹剧团的合作，就
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借鉴机会。在排
练过程中，她注意到作曲在设计唱
腔时注入了不少昆剧的成分，为了
让昆剧的元素能为自己原有的唱腔
特色服务，徐玉兰主动向作曲请教，
反复沟通、切磋，使昆剧元素与徐派
小生的唱腔自然地融为一体。所以
在张生的诸多唱段中，既不失洒脱、
飘逸之阳刚，又平添了细腻、温婉之
韵味，极大地丰富了唱腔的内在意
蕴，得到了一团姐妹和有关领导的
高度赞赏。
《西厢记》和《梁祝》同时通过了

审查。那天，大家欣喜地发现，周总
理就在审查现场，一旁还坐着夏衍
和艾青。演出结束后，总理起立鼓
掌，对演出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总理对剧组的全体人员作了

言简意赅的指示。他告诉大家，这次
出访肩负着文化交流的使命，在出
访演出的同时，要虚心向兄弟国家
的艺术家们学习。他还特别强调，越
剧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艺术剧
种，乐队伴奏一定要带民族乐器，演
奏民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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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日中午，裘广义正在办公室里小憩，突
然有人敲门。随着开门声，走进一位陌生人
来。“你找谁？”“你好，裘法官，我是来找你
的。”来者笑眯眯地打招呼。“你是谁？找我有
什么事？”裘广义已经睡意全无，坐正了身子
询问对方。“我叫余国伟，是你正在办理的一
件经济申诉案的当事人之一。”来
人自我介绍。
裘广义幡然醒悟，难怪会觉得

这个人的声音似曾相识，原来他就
是余国伟啊！裘广义顿时警觉起来，
用极不友好的口吻说道：“你来这里
干什么？”“我想向你反映些情况。”
余国伟依旧脸带笑容，并不介意裘
法官的不客气。“余先生，你不会不
懂得我们法院的规矩吧，我们办案
法官是不能和当事人单独见面的。
所以，请你马上回去吧，有什么事到
开庭时再说。”裘广义下了逐客令。

余国伟不动声色地站在原地，
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用双眼直直
地盯着裘法官的脸看了足足好几
分钟，然后还是用那心平气和的语
调说：“法院有这个规定我也听说过，但规定
是规定，执不执行可以因人而异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规定就是规定，对什

么人都一样的。”裘广义语气严厉起来。“你们
真的不能和当事人单独见面吗？”“你这个人，
我说了不能就是不能。”裘广义要发火了。“裘
法官的意思是，不能和我这个当事人见面吧？
你和别的当事人能不能私下见面呢？”余国伟
突然收敛起先前的笑意，变得认真起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裘广义一愣，揣摩余

国伟为什么要这么说。“我的意思，裘法官既
然口口声声强调办案法官不能和当事人单独
接触，那你为什么会和我的对手王根宝单独
见面呢？”“什么？你说什么？我和王根宝单独
见面？荒唐，谁告诉你的？还是你看到的？真
是胡说八道。”裘广义嘴上这么硬朗，内心却
开始飘忽了，眼前这个余国伟怎么会忽然说
出这种话来？太奇怪了。“我敢在我的办案法
官面前无中生有，胡说八道吗？”余国伟双目
炯炯有神地靠前一步，继续紧盯裘法官的脸
说，“前天晚上，全聚德酒家，你难道不是和王

根宝在一起吗？”
裘法官像是被对手一记重拳击在了额头

上，脑子里一阵嗡嗡直响，身不由己一屁股跌
坐在椅子里。“你，你是怎么知道的？”裘广义
一不小心就说漏了嘴，等于承认了。“这世界
上的巧事见怪不怪啊。”余国伟故意用轻松的
口气揶揄道。裘广义好一阵无言以对。他心里

七上八下，猜测着这个余国伟今天登
门拜访是有备而来，自己看来是不能
再对他置之不顾了。这么一想，裘广义
的口气明显软了下来道：“你找我究竟
有什么事要说啊？”
余国伟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

了。本来，如果裘法官再极力否定他和
王根宝单独见过面的话，他就准备把
放在包里的照片拿出来扔在裘法官的
面前了。这些照片，是昨天上午由那家
私人侦探所的探员送来的。“我找你，
并不是要求你帮我什么忙。只是想详
细对你介绍一下我的对手王根宝究竟
是怎么样一个人。希望裘法官你能有
耐心听我讲完。”余国伟也不客气，边
说着边从一旁拖过一张椅子坐下来。
“好啊，好啊，我有耐心听你讲一讲

啦。”裘广义只好以退为进，表示出很有诚意。
“那好，我就从王根宝的大发矿业集团是如何
发家的开始说起。”余国伟开始向裘法官介绍
王根宝的发家史，历数了王根宝如何以假乱
真，坑蒙拐骗，一步一步将国有资产占为己有，
一直讲到他们怎么互相认识，王根宝又怎样骗
取他们的巨额投资款，怎样陷害顾斌的一步步
过程，直听得裘法官目瞪口呆，他问：“余先生
所讲的一切，难道真是王根宝做的？”
余国伟笑笑，从随身所带的公文包里取

出一叠复印文件放到裘法官的办公桌上道：
“这些都是证据材料。”“如果王根宝真是那样
的人，这件事就严重了。”裘广义道。“因此我
今天来这里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提请裘法官
注意，千万不要被王根宝的假象所迷惑。王根
宝的惯用手法，是通过违法行为来拉关系，他
从来不相信法律的公正性，只相信有钱能使
鬼推磨。他确实用钱搞定过一些有权的人，他
们也为他出头了，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最后
都失败了。”裘法官脸色尴尬，显然那些话令
他有所触动。

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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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和街坊邻居们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但救援依然进展缓慢。因为废墟里还有其他
人，层层叠叠，呻吟声陆陆续续传来。我们的
声音如此微弱。我也听到了我前夫的声音，当
然，那时候他还不是前夫。他在外面喊我们的
名字，问女儿怎么样了。婆婆说虫虫睡着了，
他哭，他不信。我不许他再问下去了。我其实
已经很清楚了，但我不愿意去想，就好像没有
听到答案之前，事情就不会变坏，我就可以假
装自己不难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听
到他求救援的人救我们出来，然后他就走了。
只剩下我爸爸还在外面等着。
我想出去，很想出去。我要离开这个地

方，立刻，马上。我和婆婆想靠自己往外爬，可
是我们的腿都被压得太紧，就算咬牙一起扯
也扯不出来。我们一直求救，但救援的人来了
一批又一批，我们依然被压在那里。他们说，
我们上面也有人，旁边也有人，那些人都还没
被救出来，我们被压在正中间的根本没法救。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困

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听着四周的呻吟声渐渐
变得微不可闻，我们的心也跟着一寸一寸地
暗下去。大概过了十个多小时，一直紧贴着我
的婆婆忽然开始打起了嗝儿。我觉得不对劲，
心里很慌，不停地跟她说话。可婆婆除了打嗝
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忽然间，打嗝儿声停
止了。什么声音都没了。我伸手凑近她的鼻
子，没有呼吸。我整个人愣在那里，不敢相信
她居然就这么去了。仿佛前一秒，她还在我身
边激烈地大声呼救，可瞬间就只剩下我一个
人了。我怔了一会儿，下意识地探出手去找虫
虫。四处都是粗糙的沙砾和坚硬的水泥，忽然
间，我的指尖在空隙里触到一片柔软，那是虫
虫滚圆的小胳膊。虽然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可摸到虫虫之前，我还是抱着自欺欺人的可
笑幻想，侥幸地想着她可能还在，或许真的只
是睡着了。可是那一刻，我抓到虫虫那软软的
小小的身体的那一刻，我再也没有任何余地

可以欺骗自己了，我的心一下子
就凉透了。

我忽然笑了。我说没事，没
事，虫虫不怕，奶奶都去陪你了，
妈妈很快也会来，我们祖孙三个，
一个都不少，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不遗憾……我就那么自言自语地在那儿跟虫
虫说话，心中死一般的平静。从那一刻起，我
没有再呼救，我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我听
到我爸爸在外面一直在吼，一直在吼，我不理
他。我听见他在外面喊了好几次，廖智你还在
不在，一会儿又喊我婆婆，张阿姨你还在不
在，你们怎么没声音了……我爸爸一直喊，一
直喊，可我没有理他。我想，还挣扎什么呢？不
要救了，不用再救了，救了也没有用，女儿都
不在了，我不想活着出去了。那一刻，我真的
觉得，没希望了。就这样，我一言不发。沉默了
一个多小时，余震来了。外面很多人在劝我爸
走，我听得很清楚。他们说你快走吧，你的女
儿肯定已经不在了，你要是想见她，就等外面
的人来了，用推土机把这里推开，你就见到她
了。我爸说怎么能用推土机呢，我女儿还在里
面，你们要想办法救她出来啊。人家又劝他，
你女儿肯定不在了，不然不会这么久一点声
音都没有，你赶紧走吧，余震太危险了。我爸
就坚持说，我女儿肯定没有死，她只是累了，
睡着了，她只是想休息一下……
我真的好累。这些话都没有办法打动我

死去的心了。我拉着虫虫的手，一句话也不想
说。我想，睡吧，睡着了，一切就结束了。就这
样结束吧。黑暗中，余震果然凶猛地来了。我
清晰地感觉到压在上面的预制板往下沉了一
沉，我闭上眼，心想，来吧，时候到了。
就在那一刻，外面忽然骂起来了。我听见

有个声音粗暴地吼着：“你这个老人，怎么这么
固执啊！你不知道这上面很危险啊？快下去，快
下去！你再待在这里，待会儿我们还得来救
你！”我爸小声地坚持着：“我不走，我们廖智还
在里面……你们不救她出来，我是不会走的
……我们廖智是不会死的……”我听得出来，
吼他的人吼得太大声了，他一定是被吓到了，
声音很轻，一副底气不足的样子。很明显，在刚
刚的余震里，他摔倒了，我不知道他摔伤了哪
里，救援的人也急了，就命令他离开。他却一直
小声地坚持着，说什么都不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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